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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 水

〔俄〕扎米亚京

一

瓦西里耶夫斯在岛周围的世界仿佛浩翰的大海：在那个

世界动过战争，后来又发动了革命。然而在特罗菲姆·伊万

内奇看管的锅炉房里，锅炉却依然同先前一样咕隆咕隆响

着，压力许也依然指着员园个大气压。只有烧的煤与先前不

一样了：先前烧的是从加的夫运来的煤，而现在烧的是顿涅

茨煤区运来的煤。这种煤容易碎，黑色的粉末到处飘，无孔

不入，并且一旦沾上就怎么也洗不掉。家里的一切仿佛也在

不经意之间蒙上一层这样的黑色粉末。可是，从外表看来，

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。家里同过去一样，没有孩子，只有两

口子一块儿生活。索菲娅虽然已年近四十，整个身体却依然

那么轻盈、庄重，就似一只鸟；她那好像对所有人都紧闭的

嘴，在夜间还和从前一样会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张开———不

过总是不是那么回事。“不是那么回事”是什么意思———眼

下还弄不清，还难以诉诸言语，加以明确。这件事首次用语

言表达出来是在后来，秋天的时节，索菲娅记住了：那是在

一个星期六的夜晚，当时吹着风，涅瓦河水在上涨。

那天白天，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发现锅炉上的测水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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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了，得到机械车间的仓库拿一只备用的来。特罗菲姆·伊

万内奇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去过机械车间了。当他走进车间

时，他以为走错了地方。原来这里的一切都不停地动来动

去，叮叮当当地响，嗡嗡地叫着，唱着，———仿佛在一座钢

树林中风吹动着一片片钢叶。现在这座林子里是寒秋，传送

带在啪嗒啪嗒地空转，只剩三四台机床在打盹一样的转动，

有个什么垫圈不断发出单凋的尖叫声。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

突然感到不舒服，就像站在一个不知挖来干什么用空坑边沿

上产生的那种感觉。他急忙离开那里回锅炉房了。

傍晚他回到家———还感到不舒服。他吃过午晚躺下来休

息了一会儿。当他起来时，一切都已过去了，被忘掉了———

只是仿佛做了一个梦或是丢了一把钥匙，至于到底是什么

梦，丢了开什么的钥匙———却怎么也记不起来，到夜间他才

记起来了。

一整夜风从海边刮来，往直拍打着窗户，玻璃嗡嗡作

响，涅瓦河水在上涨。人的血液也在上涨———好像以无形的

脉管与涅瓦河相通。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在黑暗中用手触到

了她的膝盖，同她长时间地亲热。但这次依然不是那么回

事，是一个坑。

他躺着，风吹打着玻璃窗，发出单调的嗡嗡声音。他恍

然大悟，猛然想起来了：垫圈，车间，空转的传送带⋯⋯

“就是这个，”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发出声来，“什么？”索菲

娅问。“你不生孩子的话，就是这个。”索菲娅也知道了：是

呀，就是这个。她还知道了：假如她不生孩子，特罗菲姆·

伊万内奇会从她内部抽身离开，就像水从干裂的木桶里漏掉

那样，他会不知不觉地从她内部一滴一滴地淌起来，直到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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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。在他们家穿堂门背后就放着一个这样的木桶。特罗菲姆

·伊万内奇很早就想给它安上一个新箍，但一直没有时间。

夜里———可能是快开亮的时间———门大敞开，砰地一声

猛击在木桶上，索菲娅便从家里跑了出去。她知道完蛋了，

已经无可挽回。她呜咽着放声大哭，向斯摩棱斯克原野跑

去，在那里有人在黑暗中划燃火柴。她绊了一下，跌倒了，

两手按在湿乎乎的什么东西上。这时天亮了，她发现自己两

只手上满是血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问她。索菲娅醒了过

来。她身上的确有血，但这只是她自身的普普通通的妇女的

血。

以前每到这种日子她只不过行走不便，脚发凉，人不高

兴。而如今，好像每个月她都要受一次审判，她在等待判

决。每个月到日期逼近地，她就睡不着觉，她害怕———可又

希望日期快点到来：万一这次月经不来呢———要是忽然发现

她已⋯⋯但一直什么事也没有，她身体里面只有一个洞，空

空的。已有好几次她发现：当她关夜羞答答地小声呼唤特罗

菲姆·伊万内奇，要他朝转过身子来时，他却假装睡着了。

于是索菲娅就又作那个梦，她孤身一人在黑暗中奔向斯摩棱

斯克原野，叫出声来，到了早上她的嘴唇便闭得更紧了。

白天太阳像鸟儿盘旋一样，不停地盘旋在大地上空。大

地赤身裸体地躺着。到日暮时分全斯摩棱斯克原野雾气腾

腾，好像一匹全身发热的马。四月里的一天，墙壁变得很单

薄，可以清楚地听见院子里孩子们在叫喊：“抓住她！抓住

呀！”索菲娅明白“她”———是指木匠的女孩甘卡；木匠就

住在他们楼上，现卧病在床，得的可能是伤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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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菲娅走下台阶，来到院子里。甘卡抬着头朝她这边飞

奔而来，邻居家的四个男孩子紧跟在她后面追。甘卡看见索

菲娅，就一边跑，一面回头对身后的男孩们不知说了句什

么，然后她自己便从容不迫地走到索菲娅面前。甘卡浑身直

冒热力，她急促地喘着，能看到她那有一颗小黑痣的上唇在

颤动。“她有多大了？十二岁、十三岁⋯⋯”索菲娅暗想。

这刚好是当年她出嫁时的年龄，如果她有个女儿，现在就跟

甘卡一样大。可甘卡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她索菲娅生孩子的机

会被谁偷走了⋯⋯

突然她肚子里有什么东西缩紧了，往上冲，撑着心脏。

索菲娅忽然厌恶甘卡身上发出的气味，厌恶她那微微翕动的

有颗小黑痣的嘴唇。“女医生看爸爸来了，他没有知觉了。”

甘卡说。索菲娅看见甘卡的嘴唇颤抖起来，她低下头，多半

是在啜泣。索菲娅马上感到又羞愧又可怜，心痛了。她将甘

卡的头抱住，紧贴在自己胸前。甘卡呜咽了一声，挣脱出

来，向院子里的一个阴暗角落跑去，几个男孩子也跟在她身

后面一溜烟跑了。

痛楚像一截断针插在心中什么地方，索菲娅带着这痛楚

回身去木匠家。女医生正在房门右侧的盥洗盆前洗手。她乳

房高耸，高鼻子，戴着一付夹鼻眼镜。“喂，他怎样？”索菲

娅问。“能拖到明白，”女医生高兴地答道。“又要给咱们添

活儿了。”“添活儿⋯⋯什么活儿？”“什么活儿：要少一个人

了，咱们就得多生孩子呗。您———有几个？”女医生胸前一

个纽扣散了，她要扣上，却扣不上———她笑了起来。“我

⋯⋯没有孩子”索菲娅没有立刻答复，她觉得羞于启齿。

第二天木匠就死了。他是个鳏夫，家里什么人也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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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过来了几个女邻居，站在门口小声嘀咕，后来，其中一

个裹黑头巾的说道：“怎么样，好人们，就这么干站着？”说

着她就动手摘下头巾，把别针含在嘴里。甘卡一言不发地坐

在自己床上，一双细腿，光着脚丫，那模样挺可怜的。她膝

盖上放着一小块没有动过的黑面包。

索菲娅下楼回到家里，她必须准备午饭吃的东西———特

罗菲姆·伊万内奇快要回来了。她把一切准备好了，就开始

摆桌子，这时天已快晚，一颗抑郁的孤星刺破了并不坚固的

天空。楼上传来砰砰的关门声：看来女邻居们已经收拾完

毕，各自回家去了，而甘卡可能坐在床上，膝盖上放着一块

面包。

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回来了。他站在桌旁，宽身架，短

腿———他的腿好像齐脚腕子掉进了地里。“木匠已经死了，”

索菲娅说，“啊，死啦？”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漠不关心地顺

口问道；他正在从袋子里往外拿面包，面包可是比死亡更不

平常，更少见。他低下头，开始细心地切面包片，这时索菲

娅好像所有这些年来第一次看见他那被烧焦的、面目全非的

脸，他那茨冈人的脑袋上如同撒了一把盐一样的密密麻麻的

白发。“没有了，不会有了，不会有孩子了！”索菲娅的心突

然发出绝望的喊声。当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拿起一块面包的

时候，索菲娅霎时间感到身在楼上：甘卡一个人坐在床上，

膝盖上放着一块面包，春天的星有针尖那么细，向窗里看，

白发、甘卡、面包、空荡荡天空中的一颗孤星———所有这一

切融合成一个整体，它们相互之间有某种神秘莫测的关系，

于是索菲娅出乎自己意料之外，突然说道：“特罗菲姆·伊万

内奇，我们把木匠家的甘卡带回来，就让她做我们的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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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说不下去了。

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不胜诧异地看了她一眼，然后她的

话穿过煤灰进入他的内心，他开始露出笑容———慢慢地，和

刚才解开面包口袋一样缓慢。当他完全露出笑脸，他的牙齿

闪闪发光，他的脸焕然一新，他说：“你真是好样的，索菲

娅！去把她领来，面包足够三个人吃的。”

这天晚上甘卡就睡在他们家厨房里了。索菲娅睡在床

上，听她在长凳上翻来覆去，后来就发出均匀的呼吸声，索

菲娅心想：“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”———然后就睡着了。

二

孩子们在院子里作的已是全新的游戏：“捉高尔察克”。

一个人当“高尔察克”，躲起来，别的孩子就找寻他，找到

后就敲着鼓，唱着歌，用木棍当枪把他毙掉。真正的高尔察

克已经被枪毙了，现在谁也不再吃马肉，铺子里有白糖、胶

皮套鞋、面粉卖。工厂里的锅炉烧的依旧是顿涅茨的煤，不

过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现在把胡子刮光了，煤尘容易洗干净

了。多少年以前，直到结婚之前，他是不蓄胡子的，现在他

好像回到了那个年代，有时甚至和以前那样笑，露出白白的

牙齿，像手风琴上的白琴键。

每逢星期天，他和甘卡都呆在家里，就会发生这种情

况：甘卡小学快毕业了，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一定要她大声

读报。甘卡读得又快又卖力，但把一些生词随意胡读：“通

员，“可以局”。“什么，什么？”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不禁哈

哈大笑起来，问道。“可以局，”甘卡毫不在意地又说了一

—远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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遍。后来，她说道，昨天她们学校调来了个新老师，对她们

讲解说，在地上有体，在天上也有体。“什么体呀？”特罗菲

姆·伊万内奇忍不住了，插嘴问道。“什么？就这呗！”甘卡

用手指戳了戳自己在衣服下尖挺起来的胸脯。特罗菲姆·伊

万内奇再也憋不住了，笑声从他鼻子里、嘴巴里发出来，就

像充满压力的锅炉里蒸汽从安全阀门喷出来那样。

索菲娅一个人坐在一旁。科艺局啦，天体啦，甘卡和报

纸啦———所有这些对她来说都同样的不可理解和不可及。甘

卡只跟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有说有笑，只要她和索菲娅两人

单独呆在一块，她就一言不发，她生炉子，洗碗，和小猫说

话。只偶尔她那双碧绿的眼睛渐渐集中注视着索菲娅，显然

心里在想关于她的什么事，不过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些猫就是

这样看着你的脸，心里想着别的事的———你会忽然觉得它们

的绿眼睛、它们那不可理喻的、陌生的、猫的思想很有点令

人害怕。索菲娅匆匆披上短外衣和头巾，便上别的其他地方

去了———去小铺、教堂，或干脆走到一片漆黑的马雷大街上

去———只为了避免跟甘卡两人单独呆在一起。她从没有结冰

的黑乎乎的水沟旁走过去，从用盖屋顶的洋铁皮瓦做的围墙

旁走过去，她感到冬意逼人，心中空荡荡的。在马雷大街上

教堂的对面，有一座也空荡荡的房子，窗户都已腐朽。索菲

娅明白：那座房子里永远不会再有人住，永远不会听见孩子

的欢笑声。

十二月的一个傍晚，她走近了那座房子。她想和平时一

样，连瞧也不瞧一眼就马上走过去。可是就在她快步走过之

际，就像鸟儿看见东西那样，她眼角瞟见空窗子里有光亮。

她停下脚步：这不可能！她转回身去，从窗子上的一个窟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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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里看。在屋子里，在碎砖块当中烧着一堆火，周围围着四

个衣衫破烂的男孩。脸对着索菲娅的一个黑眼睛的男孩，大

概是茨冈人，正在跳舞，露的胸上一个银十字架在跳摆，他

的牙齿闪闪发光。

空房子变得生气勃勃。小茨冈人有点像特罗菲姆·伊万

内奇。索菲娅突然觉得，她也还生气勃勃，一切还都可以改

变。

她兴奋不已，走进了街对面的教堂，从一九一八年特罗

菲姆同工厂里其他一些人一起上前线那时候起，她都没有来

过教堂。在教堂供职的依旧是那个矮小的、像长满苔藓的、

白发的神甫。教堂里的歌声使人感到温暖，令冰块融化，冬

天消逝，前面的黑暗中点燃了一支支蜡烛。

索菲娅回到家后，很想把全部都告诉特罗菲姆·伊万内

奇，可是所谓全部究意是什么？这会儿连她自己都不明白

了，她只说了一句：到教堂去来着。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笑

起来：“你还去老教堂，至少要去新生教会人士那里啊，他

们的上帝———不管怎么说好像有党证的。”他向甘卡挤了挤

眼。他眯起一只眼，没有胡子，脸上就露出一副调皮相，跟

那个茨冈小男孩一样，牙齿很多，既快活又贪婪。甘卡坐在

那儿，脸蛋红扑扑的，她藏起目光，只皱着眉头用她那碧绿

的眼睛稍稍瞟了索菲娅一下。

从那天以后，索菲娅经常去教堂，直到有一天一名新生

教会的新神甫带着一帮人来到那里。这个新生教会的神甫是

个红褐色头发的大高个儿，穿一件小一截的长袍，活像个穿

上便装的士兵。白发老神甫叫道：“我不给，不给！”说着就

抓住对方，两人滚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人，不知是谁的拳头在

—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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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群中晃动，像旗帜似的。索菲娅离开了那里，从此，以后

再没去过。现在她乘车去奥赫塔，鞋匠费奥多尔———他头顶

有黄色的秃顶———在那里布道，宣讲《第三约书》。

这一年春天姗姗来迟，圣灵降临那天树刚刚开始发芽，

肉眼难以发现树上苞芽在微微颤抖和绽开。傍晚暮色不浓，

很明亮，燕子穿梭般飞来飞去。鞋匠费奥多尔正在宣读最后

的审判即将来临。他头上的黄色秃顶冒出大颗的汗粒。露出

疯狂神色的蓝眼睛闪闪发光，叫人没法挪开视线。“不是从

天上，不是的！而是从这里，从这里，从这里！”鞋匠全身

战抖拍打着自己的胸膛，一下扯开了身上的白衬衫，露出黄

色的皱巴巴的身体。他乱抓自己，像扯衬衫那样抓破自己的

胸膛———他出不过气来，发出一声绝望的最后的喊叫，便趴

的一声倒在地板上，抽起羊癫风来。大家很快离去，只剩下

两个女人在他身边，集会没完就收场了。

鞋匠那双透着疯狂的眼睛使得索菲娅浑身紧张，就像树

上的苞芽一样，她就这样回家去了。门外没有钥匙，但门是

锁着的。索菲娅知道了：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和甘卡到什么

地方玩耍去了，可能要到十一点左右才会回来———是她对他

们俩说的，十一点我前不要等她。是不是到楼上去坐一下，

等他俩回来呢？

如今楼上住的是别拉盖娅和她丈夫，一个马车夫。在窗

子外面就听见别拉盖娅在对她的小孩儿讲话：“阿古—阿古

—阿古纽什卡⋯⋯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！”不能进去，

现在没有气力走进去看她和她的孩子。索菲娅在木台阶上坐

下来。太阳还很高，天空亮晶晶的，就像鞋匠的眼睛一样。

不知从哪儿飘来热烘烘的黑面包气味。索菲娅记起来了：厨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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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窗子上的插销断了，一定是甘卡忘了把窗子关好———她老

是忘记做这件事的。那么，能从外面打开窗户，爬进屋去。

索菲娅绕到屋子后面，窗子果真没有拴住。索菲娅毫不

费力便打开窗子，爬进了厨房。她心想：这个样子谁都可以

爬进来———说不定已经有人爬进来了呢？从隔壁房间里传来

哗啦哗啦的响声。索菲娅站住不动了。四周一片沉寂，只听

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，她的内心和外部世界都一片沉寂。索

菲娅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踮起脚尖，开始往前走。她的衣

裙挂了靠墙放着的熨衣板，那板子很响地倒在地板上。隔壁

房间里马上响起啪嗒啪嗒的光脚丫走动声。索菲娅低声叫了

一声，便向窗户退回去———快跳出窗子———呼救⋯⋯

但她什么也没来得及做：甘卡堵在厨房门口，光着脚

丫，只穿了一件被揉皱的粉红色衬衫。甘卡马上呆若木鸡，

面对索菲娅，她的嘴巴和眼睛都圆圆地睁大了。然后，她整

个身子蜷缩成一团，就像一只猫见人扬手要打它一样，她大

喊了一声：“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！”便转身跑进房间去了。

索菲娅拿起熨衣板，把它放回原处，然后坐下了。她身

上什么也没有了，没有手，没有脚———只有一颗心脏，像鸟

在空中翻跟头的往下掉，一直往下掉。

差不多与此同时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走了进来。他穿着

衣服———显然他没有脱过衣服。他在厨房当中站住了，大脑

袋，宽身架，短腿———他的腿好像齐脚腕子掉进了地里。

“你⋯⋯你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？”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

一说出口，就自己也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要说这话，怎么可以

说这话？但索菲姆却没听见，她的嘴唇直抽搐———像牛奶面

上已经凝结的奶皮那样起皱。“这是什么意思，这是什么意

—园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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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索菲娅一口气倒出来，眼神瞧也不瞧

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。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整个脸都皱了起

来，他藏进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，一言不发站了足足一分

钟。然后从地里抽出自己的双脚，到隔壁心间去了。在那

里，甘卡已穿好衣服，穿着短筒靴橐橐地来回走动。

世上所有都照常运转，总得活下去啊。索菲娅备好了晚

饭。和平时一样，由甘卡端上桌子。当她端来面包的时候，

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一回头，磕了一下，面包掉在他膝上了。

甘卡哈哈大笑起来。索菲娅看了她一眼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在

这一刹那两人都用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眼光注意了对方。索

菲娅感觉到自己身子里一个什么圆滚滚的东西从肚子，从下

腹慢慢地往上升，后来越来越热，上升得越来越快，她呼吸

急促起来。她不能再看甘卡那淡褐色的刘海和嘴唇上的黑痣

———她要立刻大声喊叫，和鞋匠费奥多尔那样；或者立刻有

所行动。索菲娅垂下了眼睛，甘卡冷笑了一声。

吃过晚饭索菲娅洗盘子，甘卡站在边上用毛巾擦干。这

事没完没了，这可能是整个晚上最难过的一段时间了。后

来，甘卡回厨房睡觉去了。索菲娅开始铺床，感到自己身体

里五脏六腑都在燃烧，使她颤抖不已。这时特罗菲姆·伊万

内奇转身去，对她说：“替我把床铺在靠窗的长凳上。”索菲

娅把床整好了。半夜，当她停止翻来覆去之后，她听出特罗

菲姆·伊万内奇爬起来，到厨房找甘卡去了。

—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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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索菲娅的一个玻璃罐倒扣在窗台上，一只苍蝇不知怎么

也扣在里面了。它无处可逃，但一整天仍然在罐里不断地爬

来爬去。太阳烤得玻璃罐里充满一种漠然的、缓慢的、稠密

的闷热，整个瓦西里郁夫斯基岛上也充满着这样一种闷热。

一整天索菲娅还是走来走去干活儿。白天常常乌云密布，沉

甸甸的，眼看着头顶上方的绿玻璃就会爆裂开，暴雨最终会

冲破裂口，倾泄下来。但乌云无声无息地散开了，入夜，玻

璃变得更厚、更沉闷、更严密。谁都没有听见，夜里三个人

不同的呼吸声：她———把头藏在枕头里，为的是什么也听不

见；另外两个人———穿过咬紧的牙关发出贪婪的热烈的呼吸

声，就像锅炉喷嘴一样。

每天早上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都去工厂。甘卡已从学校

毕业，便在家和索菲娅两人呆在一起。她与索菲娅离得不

近：索菲娅现在是从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看见和听见甘卡、

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和她周围的一切。她从那遥远的地方嘴

唇不张开就向甘卡说话：把厨房扫干净，把黄米洗干净，去

劈柴。甘卡就去扫厨房，洗黄米，劈柴。索菲娅听见爷子劈

柴的声音，明白这是甘卡，就是那个甘卡，不过她离得很远

很远，看不见。

甘卡总是把两个圆滚滚的膝盖大分开，蹲在地上劈柴。

有一次，不知什么碰巧了，被索菲娅看见了———看到了她的

膝盖，她那稍稍卷过一下的淡褐色刘海。她的太阳穴猛地扑

扑跳动起来，她急忙转过身子，瞧也不瞧甘卡，说道：“你

—圆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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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个儿⋯⋯到外面去吧。”甘卡理了一下刘海，高兴地跑出

去了，一直到午饭前特罗菲姆立刻就要到家的时候才回来。

此后，她每天上午就出去了。住在楼上的别拉盖娅有一

回对索菲娅说：你们那个甘卡跟一些男孩子总往一所空房子

跑，你们可得盯着她点，不然这丫头会跑出事来。索菲娅听

了思索道：“这事得转告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。”可是等特罗

菲姆·伊万内奇回来之后，她感到她嘴里说不出“甘卡”这

个名字。她向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什么也没有说。

整个夏天都像玻璃似的呆板，没有眼泪，干燥的乌云让

人感到压抑，如今夏天终于过去了，不过秋天也同样干燥。

在一个天空湛蓝、暖和得不像秋天的日子，从早上风就从海

上吹来。透过关闭的窗子，索菲娅听到一声轻飘的绵软的炮

声，紧接着就是第二响，第三响———想必是涅瓦河水上涨

了。甘卡、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都不在，就索菲娅一人在家。

炮声又软绵地撞了一下窗子，风吹得玻璃嗡嗡响。楼上的别

拉盖娅跑了过来———气喘吁吁，身子上宽下窄，全身大敞

开，冲索菲娅喊到：“你怎么，疯了吗———还坐着？涅瓦河

水都漫过岸了，马上就会淹掉全部。”索菲娅随着她跑到院

子里，风在呼啸，像一幅布似的马上把她全身裹住。她听

见：不知哪儿门在砰砰作响，有个女人在呼叫：“小鸡赶快

把小鸡找到一起！”头顶上，风刮来一只翅膀大张，斜身快

飞的大鸟。索菲娅突然觉得心头舒服多了，好像这一切正是

她所需要的———刮起这样的大风来，席卷一切，扫荡一切，

淹没一切。她转身迎风站立，嘴巴大张，风呼呼响着灌进她

嘴里，牙齿发冷，怪舒服的。

索菲娅由别拉盖娅帮着，把自家的被褥、衣服、食品、

—猿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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椅子全都转移到楼上。厨房已经搬空了，只剩下放在屋角的

一个描花箱柜。“这个呢？”别拉盖娅问她。“这个⋯⋯是她

的。”索菲娅答道。“她的———哪一个她？是甘卡吗？那你为

什么让它留在这儿？”别拉盖娅扛起箱柜，用她那突起的大

肚皮顶住，上楼去了。

大约两点左右，楼上的一块窗玻璃被风吹掉了，别拉盖

娅赶快跑过去用枕头捂住，突然她嚎哭着叫道：“我们完了

⋯⋯老天爷呀，完了！”说着一把抱起孩子来。索菲娅往外

一望，只见街道上绿水奔流，被风掀起层层鳞波；不知谁家

的一张桌子飘在水上，慢慢地打转，桌止了坐着一只带褐色

斑点的白猫，它张着嘴，也许是在喵呜喵呜地叫吧。这时索

菲娅虽然绝口不提甘卡这个名字，心中却正是想起了她，不

禁怦怦心跳不停。

别拉盖娅正在生炉子。她在炉子和孩子之间，炉子和索

菲娅面向的那扇窗子之间来回跑动。对面一座楼的一层，有

一个通风小窗是开着的，此刻可以看见那扇小窗被水冲得摇

晃不停。水还在继续上涨，水上漂过圆木、木板、干草，后

来有一个圆乎乎的东西一掉而过，好像是人头。”可能我的

安德列，你的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都已经⋯⋯”别拉盖娅话

没说完，泪已滚落下来，眼泪畅快而自然地往外涌个不停。

索菲娅不禁对自己感到吃惊：她这是怎么啦———好像忘了特

罗菲姆·伊万内奇的存在，这段时间她都只想到一个人，她，

甘卡。

两个人———别拉盖娅和索菲娅———先后都听见院子里传

来人声。她们跑进厨房，跑到窗子面前。院里子漂着一条小

船，正推开木柴漂过来，船上立着两个什么人和没戴帽子的

—源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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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。他身上的棉坎肩外面套了一件深蓝色

短上衣，风从一边将上衣吹得紧贴在身上，而将另一边上衣

扬起，看上去他的身子似乎从当中被劈成了两半。那两个人

不知在问他什么，小船马上绕过房角到后面去了，一块块木

柴相互碰撞着，随着小船漂去。

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齐腰以下湿漉漉的，跑进厨房来，

身上的水直往下淌，他却浑然不知。“她呢⋯⋯在哪儿？”她

问索菲娅。“早上就走了。”索菲娅说。别拉盖也心里清楚，

这是在说谁。“我早就和索菲娅说过⋯⋯这下子不是叫她给

赶上了吆，这会儿没准在哪儿漂着呢⋯⋯”特罗菲姆·伊万

内奇转身面对墙壁，用手指在墙上划来划去。他就这样立了

很久，水从身上往下淌，他一点都没感觉到。

快到傍晚，水已经退去，别拉盖娅的丈夫回来了。吊灯

下面，他那结实而成熟的秃顶亮光光的，他讲述道，一个带

着公事包的先生在自己家门洞里划着臂游水，几位太太飞跑

时裙子越提越高。“淹死很多人吗？”索菲娅没抬头，问道。

“可多了！成千上万！”马车夫眯着眼睛答道。特罗菲姆·伊

万内奇蓦地站起来，说道：“我走了。”

但是他哪儿也没有去，门打开了，甘卡站在门口。衣服

紧靠在她胸上，膝盖上，她浑身满是泥浊水，但眼睛却熠熠

生辉。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开始缓缓地露出皮笑肉不笑的不

怀好意的笑容。他走到甘卡面前，抓住她的一只手，把她拉

到厨房里去了，并顺手紧紧关上了门。可以听见他咬牙切齿

地朝甘卡说话，并开始扁她，甘卡呜呜地哭起来。后来哗啦

哗啦的泼水声持续了好一阵，甘卡又摇着额前的刘海，高高

兴兴地回到房间里来了。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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